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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从音乐小白到“靠谱声部长”
	——我与“黄河”的故事
	宋雪清
	三十年，光阴如箭，转眼间黄河艺术团已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动人旋律走过了三十个春秋。这些岁月仿佛是一曲渐进的合唱，情感像音符一样在心中跳动。而我，作为其中的一名普通团员，见证了自己从音乐小白到“部长”的蜕变，更体会到了黄河艺术团如家般的支持与温暖。
	我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歌唱迷”，走到哪儿都爱哼上几句。移居美国后，虽然生活节奏快得让我经常忘记今天是周几，但音乐依旧是我心灵的港湾，唱歌成了我日常生活的调味剂，打发闲暇时光的最佳“解压神器”，经常自己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。真正让我走进音乐的集体世界，得感谢黄河的老团员郑立新医生。2012年初，在她的热情鼓励下，我有幸加入了黄河艺术团。
	第一次走进团里，我就被那浓厚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。团员们的热情和包容让我如沐春风，仿佛找到了久违的“组织”。还记得刚入团时，彭瑜老师让我唱一段，我像个紧张的小学生，连声音都在发抖。谁料彭老师还幽默地夸我“颤音”唱得好，这下我算是彻底放松了。团里的这份包容和幽默，让我知道：我找到了一个温暖的“音乐之家”。
	2012年秋终于等到了我的高光时刻，那年，黄河艺术团举办了“金秋月圆 电影歌曲之夜”的演出，团里推荐我独唱，一位“新”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真让自己受宠若惊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上台演唱了英文歌曲《Love Story》。说实话，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，灯光刺眼，我的心跳得像擂鼓，手心全是汗。伴奏刚响起，竟然一个单词也想不起来了！听着熟悉的旋律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在台下观众鼓励的掌声中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尽管唱得并不完美，但那一刻，我知道：这就是我的舞台。音乐，不仅仅是音符的排列，更是情感...
	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从一名普通团员，光荣地“升职”成为男高声声部长。但坦白说，这个“部长”头衔并不重要，我更在意的是能为黄河艺术团尽一份力。团里的朋友们常调侃我：“部长可不是谁都能当的！”虽然听上去挺威风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只是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“野路子”出身，离真正的音乐“大拿”还差得远呢！为了对得起这个岗位，我甘心付出，开始从最基础的声乐知识学起。简谱、五线谱、和声，一样都没少下功夫。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努力，我终于从“音乐文盲”进化成了一个“靠谱部长”。每当大家开玩笑时，我都会自嘲：“...
	除了音乐，黄河艺术团还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庭。我们不仅在排练中追求默契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每次聚餐、野炊、远足、爬山，大家总是玩得不亦乐乎，在一片笑声中，彼此的默契也越发深厚。说到团队精神，最难忘的莫过于我们参加华府华人运动会的经历，尤其是今年（2024年）的入场仪式。当时，老团长郭能华临时提议由我带头唱《我的中国心》通过主席台，我一激动竟然把调起高了！结果大家扯着嗓子，硬撑着 “高音版”《我的中国心》通过了主席台，惹得现场笑声不断。虽然调子高得夸张，但整个团队齐心协力，...
	黄河艺术团在华府华人运动会上早已是“常客”，但要说最辉煌的一次，非2016年莫属。那一年，团员们热情高涨，接力跑、铅球、跳远颠球、足球绕杆跑、托乒乓球跑、10人绑腿跑，几乎所有项目都有我们的身影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那场气氛火爆的绑腿跑比赛。现场简直像是在开演唱会，观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，而我们团里则展现了平日里在合唱中练出的默契。男声部的几位“壮汉”在队伍中间，女声部的姐妹们由周云带领在两边，一字排开，大家还提前排练了几次队列唱歌，调动了整个团队的士气。比赛开始，大家喊着整齐的口号，步调...
	无论是站在舞台上合唱，还是在赛场上比拼，黄河艺术团的每一个人都明白：团结协作、彼此支持，是创造美好结果的关键。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，不仅让我们在音乐上不断进步，也让我们的友谊在生活中更加牢固。我们不仅是一个艺术团，更是一个互相扶持、共同成长的大家庭。曾经有不少朋友问我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咋还在黄河艺术团呢？”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因为我爱黄河。”
	站在黄河艺术团三十周年的节点上，我心中充满感慨。这个大家庭不仅是一个音乐平台，更是让我学会团队合作、实现梦想的家。展望未来，我相信在黄河艺术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，我们会继续用歌声传递美好、用音乐连接彼此，谱写出属于我们的美好篇章。
	黄河艺术团，生日快乐！愿您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光发热，带领更多音乐爱好者追逐梦想！
	（作者为黄河男高音声部长）

